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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祥與衣紅最怕商量行程，兩個人都是沒有意見型，沒想到文娃先開口了：「你記得周博士的父親也是代議士吧？」　　文祥

說：「當然記得。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剛才我們截取到他們通訊的『影音』，她向她父親抱怨我們濫權，把她的實驗室給炸了。我想，你們應該去拜訪周

議士，解釋一下。」

　　文祥還沒有反應過來：「我們憑什麼能見到周議士？」

　　衣紅搶著說：「走吧，我有辦法！」

　　文祥有點納悶：「他只是一個議士，有必要嗎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傻子！你不是瞭解人性嗎？有其女必有其父，如果議會中有什麼阻力，她父親肯定是一個。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說中了，她父親叫周不倒，是個活躍的人物。他原是中國地區商界大亨，從第一任連任到現在，影響力極大。周博

士是他的獨生愛女，兩個人一年見不到一兩次。他今天正好在家，你們可以藉著傳達他女兒的消息登門拜訪，否則不可能見到他。

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我們必須說服他，是吧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最好還要有他的支持。」

　　周不倒家住北京香山區二一四五號。目前全球共有一百多個特別的「世界級」古蹟保護城市，中國就佔了八個（獨立的古蹟保

護處則不計其數）。北京是最典型的範例，因為她的一級文物古蹟多，而且佔地廣，採自由空間設計，也就是說，上空的電離罩是

隨地形起伏而建的。

　　在保護城市中，能量耗費很大，像紫禁城、北海公園等景點，都力求保持原有風貌。只是基於能量運用效率，其他高樓大廈一

律都被剷平。因為在光照下，每單位面積的太陽能，全部提供給人類仍嫌不足，必須有額外的補助。而補助的能量需要輸送，這樣

就會增加成本，提高損耗，還得增設複雜的各種回收設備。

　　因此，在初電腦城的設計理念，基本的前提便是要符合能量運用的最大效率。經過周詳的計算，每個人最多只能分配到十平方

公尺空間（活動空間則在虛擬實境中，可達無限），如此一來，約有一半的能量可以由所在空間直接覆照的太陽能供應。換句話

說，只有一半能量需要輸送。至於人口密度也是考慮的因素之一，如果密度過低，則公共設施成本加大；過高，則能量負荷又成為

嚴重的問題。

　　此外還有交通問題，平面交通對能量要求不大，但垂直上下除了佔用空間之外，在位能的轉換上，就必須動用大量的重力設

施。

　　北京在本世紀初，人口就已超過一千二百萬①，後來經過分劃，在ＡＣＢ一一六Ｎ三九，即原北京城的中心區，設置了一個四

千平方公里的電腦城，容納了八百多萬人，其中很多空間都是用來保留古蹟的。

　　香山在ＡＣＢ一一六Ｎ四○城內，緊臨北京城北，是北京西山的一部分，據《宛平縣志》記載：「山名香山者，杏花飛香二月
中也。」拜北京為保護城之賜，香山山勢維持不變，房屋都沿山而建。不像其他都市，城市基準線概以一百公尺為限。

　　照理，新時代沒有特權階級，但是時代再新，也不能完全抹煞既有的現實。香山早在二十世紀就是一些高級人士的居所，儘管

在電腦公平待遇的原則下，這裡與其他地方沒有什麼不同，但是一聽到「香山」兩個字，還是讓人舌撟不下。

　　衣紅叫了聲：「哇！香山？」

　　文祥比較沒有這種常識：「香山又怎樣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又怎樣？普通人沒有資格住！」

　　文祥豪氣大發：「我可不是凡夫，我住月球！」

　　衣紅也不干示弱：「仙子是我，我住六詔山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管他是誰！我們總得走一遭。」

　　由此地到北京約有二千公里，大約是兩個小時的行程。文祥把飛梭升到一萬公尺高空，白絮一般的浮雲，成堆地平鋪在腳下。

　　「我以往連做夢都是踩著雲的，我不喜歡雲在我頭上。」衣紅說。

　　「那妳不能去月球。」文祥肯定地說。

　　「我為什麼要去月球？」

　　「因為我住月球！」

　　「喂！文大爺！你給我聽清楚，我們是同道，不是同居！」

　　「我是說行道呀！妳也去過月球，那裡踩不到雲的！」

　　「我倒要試試，只要我願意，就踩得到！」

　　「雲是不能隨便踩的，說話要合情合理！」

　　「我馬上踩給你看！」

　　「說正經的！我發覺妳經不得激，一激妳就動。」

　　「哼！那還要看是什麼人，不相信你激激看！」

　　「妳是說我激不動？」

　　「不是激不動，而是激動得讓你消受不了！」

　　飛雲梭有穿透電離罩的功能，可以直達香山區。由於所有住家的入口全部在地下道內，電腦便選了一個最近的直達車站降落。

　　兩人下梭後，飛雲梭自動隱去。站上來往的行人，眼見一飛梭從天而降，隨即隱去，卻也視若無睹，見怪不怪。

　　下了梭，二人轉到直達車道，選了二一四五號，立刻有影像出現面前。一個年約六十的長者問道：「這裡是周宅，請問找哪一

位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們是從雲南來的，有周瓊英博士的消息，要面見周議士。」

　　老者神色緊張，急道：「有小姐的消息？是好是壞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有好有壞，要請周議士指示。」

　　老者忙說：「請兩位等一下，我去請示。」說罷，影像便消失了。不久，老者又出現了，問道：「你們有沒有什麼憑據，不然

我怎麼知道是真是假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大概一個小時前，周博士和周議士曾聯絡過，我們前來報告詳情。」

　　老者便說：「那麼，請上車吧！」

　　老人才說完，一部精緻的雙人座直達車已駛到面前，二人上車後，車子即加速前馳。約有一分多鐘，經過一個甬道，車行向

上，停在一個偌大的花園中央。兩人一看，坐的竟是園中的一個涼椅。這花園看上去有數十公頃，眼前是一條筆直的碎石路，直達



一棟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古典建築。

　　石子路兩旁有各色奇花，分種在兩個整齊的花園中。那花園利用四方連圖案，將常綠灌木圍成一人高的樹牆。轉角處皆有五顏

六色的高腳花盆，佈置成一個複雜的迷宮。

　　巨宅後方是遍山的黃櫨，此時八月剛過，但在叢綠梢端，已有不甘寂寞的金黃葉尖搶著探出頭來。在以往，西北狂風挾著沙

塵，總是漫天鋪地，呼嘯肆虐此處。自從有了電離罩防護後，香山便如香妃一樣，讓人感到無比的平和與溫馨。

　　大門呀然而開，一群高大兇狠的杜賓狗搶先衝出。牠們耀武揚威，伸舌揚首，作勢欲撲二人。

　　衣紅嚇了一跳，衣娃馬上說：「這些都是幻境，周議士喜歡擺排場。」

　　接著宅內走出一位老人，向二人招手說：「二位請進。」

　　文祥與衣紅相偕前行，剛剛抬腳，眼前一暗，已經進入了一個富麗堂皇的大廳。正前方是一幀高及屋脊的立體寫真，一位年約

四十的中年人，全身所佩帶的勛章及綵帶，完全掩蓋了他的衣服。在他腳前，或伏或立的，正是那群杜賓狗，一個個威猛生動，彷

彿就要衝過來一般。

　　肖像兩側各有一根合抱、鑲金雕空的擎天龍柱，曲鬚卷鱗，神態夭矯。龍柱之上有一碧玉橫樑，其上盤雲鏤月、針松箭竹，精

美異常。沿著牆壁便是一些名人字畫、卷軸中堂等應景裝飾。

　　令人匪夷所思的是，兩個側壁上各懸掛著一張與牆壁等大的支票。那都是原本複製後再放大的，一張是美國花旗銀行，另一張

則是中國人民銀行的本票。色澤晦暗，還有折疊的痕跡，不僅沒有美感，放在這裡簡直可以說是不倫不類。

　　四壁之下是與人齊高的矮櫃，裡面擺滿了各式獎盃獎狀，大大小小，一共三層。由於是虛擬實境，空間可以自由應用。有經驗

的人一看就知道，這些獎盃的排列方式顯然經過壓縮。也就是說，若是真實狀況，這個大廳應該再大上五倍。

　　最精采的還是那形如寶蓋、綃圍珠絡的水晶吊燈，一般吊燈都是垂蕊形，以便將光線攏聚在中間，水晶的裝飾也比較節省。這

個吊燈恰恰相反，一粒粒大如拳頭的五色水晶，各在一組可調控的燈光下，密密層層的從四角向中央頂點延伸。看上去萬彩繽紛，

流輝齊泛，有如無數精靈在玄界舞雩。

　　沙發茶几等家具自是精美絕倫、舉凡堅實的結構體，其材料非金即玉，倒還沒有什麼稀奇。那椅背地毯等柔軟之物，則一律採

用「霧縠羽綃」，這種高貴的奢侈品實際上是用聚合纖維，將羢毛的直徑抽到只有羊毛的千分之一。不要說羢毛吹氣若飛，人只要

一靠近，在靜電感應下，纖毛就溫柔地吸附在皮膚上。

　　儘管在新時代裡強調人人平等，但人總有高矮胖瘦，分別在所難免。所謂奢侈品，在電腦時代真正擁有的人不太多，當然在夢

中又當別論。像「霧縠羽綃」之類的產品，在全世界都是限量供應，以中國地區為例，夠資格的人還不到一打。

　　衣紅和文祥是真不識貨，一屁股坐了下去，完全感覺不出有什麼特別。等他們坐穩了，茶几上即伸出目錄。衣紅點了個「靈石

空青」，不久，一杯乳白飲料便移到衣紅面前。那杯子係用溫白軟玉通體挖空製成，形式古樸，靈石空青則散發出濃郁的異香。衣

紅喝了一口，那乳液緩緩流入喉頭，香腴潤滑，美妙無比。

　　文祥則點了「瓊漿玉露」，一個高腳水晶杯漾著金黃汁液，杯口還懸著一片三色果。這種瓊漿是一種蒸餾酒，加了這片三色

果，香味是出乎意料的清爽。

　　等了一會，尚無動靜，二人東張西望。突見那畫上的中年人微微一動，竟然變成真人走出。二人連忙起身致意，那人在主位上

坐下，開口便問：「你們認識瓊英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是的。」

　　周議士又問：「熟不熟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要看怎麼說了。」

　　周議士說：「你們來有什麼事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那要看周先生對令嬡瞭解多少？」

　　周議士不悅，道：「瞭解多少？她是我的獨生女！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但是一年難得見一次面。」

　　周議士臉色一變，不耐煩地站起來，他走到那張美金支票下面，對著支票注目了一會，頭也不回地說：「你知道這是什麼嗎？

這是我挹注國際避險基金的明證！十億美金！你們知道嗎？十億美金，在當年，是一些國家全年的國民生產毛額！哼！國際避險基

金！連世界十大銀行都束手無策時，只有我能救他們！」

　　文祥順著他說：「是的，我們很景仰您！」

　　「景仰？」周議士又走到另一張支票下，說：「二○○七年，全世界氣候大反常，天災頻頻，數千萬人民流離失所，我一個人捐
了五十億人民幣！」說到這裡，周議士戛然而止，望著那齊天的吊燈，等著文祥和衣紅的反應。

　　文祥不知道要如何接下去，方才那一句已經讓他覺得夠肉麻了。室內的空氣僵冷，周議士發覺情況不如預期的，他卻沒有準備

下台階。

　　「那次洪澇，我爸爸也捐了十塊錢！」衣紅說。

　　「十塊錢？妳說那叫捐獻？」周議士大步走回位子。

　　「可是，那是我家一日所得！」衣紅抗議道。

　　「哼！人人都像妳，豈不都淹死了？」

　　「剛剛相反，就是因為有人死要錢，把森林砍光了，把湖泊圍光了，只顧發死人財！所以才會淹水！」衣紅大聲說。

　　「小姑娘！妳懂什麼？」

　　「周議士！我們千里迢迢來到這裡，是為了令嬡的生死大事！如果你不關心，我們立刻就走！」衣紅實在受不了了，立刻站起

來。她東看西看，哪知這客廳像一個大型獎品展示櫥，到處堆滿了裝飾品，就是找不到出口！

　　衣娃在她耳中說：「這樣對嗎？」

　　衣紅用指語說：「放心！這是利用人性！」

　　文祥也覺得衣紅太冒失，一直向她使眼色，自己則安坐不動。

　　周議士一下子楞住了，他一生中沒有遇過這種場面，完全無法以經驗法則應付。他出生在二十世紀末，正值中國改革開放的大

潮，全國由左到右轉了個大彎。他父親的果菜公司首先聯合縣內農戶，實行統一經銷，不到幾年就成了巨富。他原名周金柱，在世

紀末接掌了父親的事業，歷經千禧年大蕭條而不倒，人們戲稱「周不倒」。他覺得這個名字比「金柱」響亮，便正式更名為周不

倒。

　　周不倒發現生化科技在未來必然舉足輕重，便送獨生女兒去學遺傳。他自己則全力投入生化農業，由有機蔬菜到基因工程牛

肉，無不大受歡迎。正好又趕上世紀初的環保工業，事業一帆風順，名列世界百大企業的第三十九位。

　　在他一生中，只有兩個人敢對他「無理取鬧」，一個是他的妻子，在二○○九年自殺身亡。另一位便是女兒瓊英，她在取得生化
博士後，因為目標不同與他反目，自後便很少回家。今天上午倒是作了一次影音通訊，控訴電腦當局派人搗毀了她的實驗室。

　　眼前這位女孩，音容舉止雖然不似他的妻女，但是那種神態正是普天下男士所無法忍受，而又不得不忍受的一股盛氣。

　　要說男人賤，不能說全無道理，因為父親攜帶著生命的訊息，肩負傳遞的任務。但正確的說法，應該是大自然在演進過程中，



父性是播種者，母性則具有保護生命的職能。幼體在有危難時，完全依賴母性的勇敢與機智，一次又一次地驅離了強大的獵食者。

　　父性播種及狩獵的功能，當然需要強而有力的體質。可是生命是一種完整的機構，個體生命只是其中的一粒原子、一個細胞。

在整體規律下，偶而遇到非不得已的因素，獵食者往往也能尊重護犢的母性，生命因而得以永續。

　　當母性發威時，經常散發出一種神聖的光輝，那完全是超乎意識、不具理性的行為。然而父性也有其因應之道，若係虛偽、不

必要的姿態，便很容易在一些細微的動作中洩漏出來，唯有真誠的，有利於生命傳衍的，較易獲得母性的青睞。因此兩性鬥法，時

真時假，有虛有實，而最後得勝者往往是生命整體。

　　假若有人誤解「生命整體」就是「性」，那就大錯而特錯了。因為「性」只屬於兩個參與的對等實體。如以「生命體」的存在

為「私」，「生命現象」的永恒是「公」，則「生命整體」指的是讓個體生命得以發揚光大的整體現象。因此，「性」是私，而

「性徵」是公，在大公之前，小私是不值一哂的。

　　在本能上，周議士對他妻女之私，很容易以自我需求去判斷。而面對衣紅的態度，他卻舉棋不定。當然，他大可把這兩個人趕

出去，結果呢？有利於自己的女兒嗎？能瞭解這件公案的真相嗎？如果不瞭解，今後的發展不會有偏差嗎？再說，他對女兒也有父

性的矛盾，於公於私，他都不能輕舉妄動。

　　可是，他能接受嗎？

　　衣紅見文祥安坐如山，她真的惱怒了。難道連配合一下演場戲都不能？文祥怎麼把自己當做不知好歹、沒有大腦的小姑娘？這

種道侶不要也罷！

　　衣紅找不到門，便不再瞎找了。她想，周議士既然能從肖像裡出來，自己也能從那裡出去！她想到就做，立刻走到肖像前，這

才發現那幅立體畫像竟是離子顯像技術製成的。她大聲對衣娃說：「我命令妳，立刻給我開門！」

　　周議士一怔，這位姑娘不僅脾氣大，口氣也大！果真電腦受命於她，內室便要曝光了。他忙阻攔道：「喂！小姑娘！妳怎麼可

以進我的內室？」

　　「我不是小姑娘！」衣紅最忌諱這個事實。

　　「那我怎麼稱呼妳？」周議士的聲調柔和了。

　　衣紅乘機下台，說：「我叫衣紅，您可以叫我衣紅。」

　　「衣紅？這個名字很特別。」

　　「那我該叫你周伯伯吧！我和瓊英姐本來就互叫名字的。」只要衣紅想撒謊，一向是臉不紅、氣不喘的。

　　「衣紅，過來坐下嘛！」周議士軟化了。這也是千古鐵律，男性在女性面前是沒有「丟臉」這回事的，尤其面對年輕貌美的女

性，就要改稱隨「風」而「流」了。

　　「周伯伯，請您不要見怪，我見過很多假仁假義的人。像周伯伯這樣急公好義的真君子實在太少了。」先教訓，再安慰，這是

母性最慣用的伎倆，不算虛偽。

　　「呵！呵！妳太客氣了。」周議士心窩裡甜甜蜜蜜的。

　　「真的，連純淨的宗教都有人用貝幣去包裝，結果人們只看到金光燦爛，心靈都麻痺了。偏偏社會上人人姓資，個個為私，像

周伯伯這樣的偉人，不但不貪財，還要賙世濟民，實在太高貴了！」

　　「噢！哪裡！哪裡！」周議士笑得嘴都合不攏了：「衣紅，妳喝不喝飲料？」

　　「我剛喝過靈石空青。」

　　「喔！那是唬外行的，不過是牛奶加魚膠和生化香精罷了。等一等，我去拿真正的靈石空青來！」周議士的心活過來了，腳步

輕快了，連跑帶跳的回到裡間去了。

　　文祥納悶地問：「妳怎麼了？」

　　衣紅氣憤地說：「我怎麼了？你搞清楚目的沒有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如果他不改口，怎麼辦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不改口？那誰來享受真正的靈石空青？」

　　不一會，周議士又從那幅畫裡走出來，只是這次他成了侍者。手中端著的一個銀盤盛了一個小壺，和三個四公分高、半透明的

碧玉薄坯杯子。他一出現，空中就瀰漫著一股清幽無比、爽心怡神的氣息。

　　文祥站起來準備接手，周議士卻讓道：「不要客氣，這種東西很精緻，手續一點都不能馬虎，一錯就什麼都沒有了。」說著，

他小心地把盤子四平八穩的放在茶几上，兩手不斷地搓著，好像發現了新大陸一樣，興奮得不知所措。

　　「這麼小的杯子？」那杯子的容量比湯匙還小，和小飛梭一樣精巧可愛。

　　周議士深深吸了一口氣，神秘地說：「老實說，真不知道是托誰的福，居然今天得到了『玉實』！這靈石空青本是一種生化飲

料，是針對人類的嗅覺神經設計的。由於它的蛋白質分子結構非常複雜，生產工序極端繁難，只要錯置了一個分子就全部泡湯。這

麼多年來只生產了一瓶，我嚐過一兩次，除了新奇之外，也不怎樣。

　　「剛才衣紅說她喝的是靈石空青，我一時衝動，想請她嚐嚐真品。等我進去了，才想到已經很久沒有動用了，這種東西很容易

揮發，可能已經乾涸了。可是等我開瓶一看，不僅倒滿了一壺，而且香味奇佳，剛才我偷偷喝了一口，簡直是人間極品！」

　　「周伯伯，您說的玉實是什麼呢？」衣紅的口也甜了。

　　「咳！瞧我興奮得語無倫次了，這靈石空青的製作過程很特別，它的蛋白質結構上有三個鎂離子，多了少了都不行。因此要用

一種特殊的軟玉做容器，而且質地要純，不能有其他的金屬雜質，所以叫做『靈石空青』。空青是指這種液體很容易揮發，如果品

質合乎理想，結構與容器接近，便會與碧玉同色，稱做『玉實』。」

　　「您以前沒有得到過嗎？」

　　「是呀！因為我們發覺用高純陶瓷效果更好，便捨棄玉杯不用，結果只得到白色的液體。其實我們也只是在古籍上看到，依法

炮製，不知果真有碧綠的。」

　　「周伯伯！這樣說來，我們不能領受這樣貴重的珍品，您還是保留著款待佳賓吧！」衣紅說得很懇切。

　　「什麼話？衣紅！如果不是妳，我哪裡會想到再喝它？傳說中玉實只有在機緣遇合之下才會出現。不要客氣了，我們先享受

吧！」

　　只見周議士輕輕把三個杯子整齊地排成一列，然後用指尖小心地拎起那個比筷子還細的壺柄，慎重地對兩人說：「這壺內有防

止揮發的暗蓋，空青一倒出來，馬上就會快速揮發。你們千萬不要等，我一倒完，拿到手立刻灌進嘴裡，等著享受。」

　　二人會意，周議士立刻一傾壺身，一條碧綠的細流直注杯中，同時一股清香溢滿室內，令人有漫步雲端之感。周議士捏著壺

柄，飛快地在三個杯上來回移動，杯中湛綠宛如翡翠，剛倒了半杯，壺內已涓滴不遺。

　　周議士把壺一放，說聲：「快！」立刻將杯子往嘴裡一丟，唇舌略移，將液汁吸光，再將杯子吐出，闔眼不動。衣紅是有樣學

樣，往口中送去，用舌頭舐光液汁，再吐出杯子，同樣緊閉雙目。只有文祥還矜持著，舉杯仰頭，哪曉得那空青揮發得極快，才一

半到口，另一半已經散逸在空氣中了。

　　就這麼一半，文祥已經覺得神魂半飄，口中彷彿化為一個無邊的大澤，有一股氣息，已經分辨不出是什麼，只能肯定是某種橋

樑，貫通了古今中外，把時間空間都串連起來。文祥憶起兒時種種，是那樣親切、溫馨。連大人的打罵也都像陣陣輕柔的和風拂在



身上，讓人感到無比的安祥。

　　不可避免的，小倩出現了，一切是那麼美好。連她半瞇著眼躺在別人懷中，都讓文祥發出軟玉溫香的綺想。當然，太空船抵達

火星的那一剎，似乎是永恒的記憶。從衣紅身上的體熱，到她嬌媚的笑語，恰似冬陽煦煦，有若蓬萊仙音。他可以細細品味每一細

節，也可以停格、倒帶，比諸任何先進的電子功能都不遜色。

　　但是，不同於虛擬實境的外在刺激，這是內在的感覺世界。身體完全不存在了，沒有得失榮辱，沒有痛苦歡愉，有的是無限的

記憶，就像本存於宇宙的一本書，一頁一頁翻開時，那些感覺立即又鮮活了。只有在這樣的天地裡，人才領略到，個人的經歷原來

只是宇宙整體的一部分。

　　良久，文祥醒過來，身上是無比的清爽，神思也極端明晰。他回憶剛才的一切，絲絲入扣，就像正在發生一般。

　　文娃突然在他耳中說：「這不是周議士的靈石空青，我們為了酬謝你們，特別假他的手讓你們享受的。其實師父早就說過，這

種感覺全在主觀條件，一般人只是愉悅而已。只有修道人，在得道之後，隨時可以進入『道』的境界。」

　　原來如此，文祥用指語說：「你這不是賄賂嗎？」

　　文娃說：「只能算是內線交易，周議士這一關非過不可。」

　　過了一會，衣紅也醒過來了。她紅著臉，含情脈脈地望著文祥，似乎千言萬語盡在那一瞬中。文祥忙用指語通知文娃，叫她告

訴衣紅。

　　只見衣紅笑了，用指語說：「轉告文兄，我還是要好好謝謝周議士！」

　　其實周議士也醒了，半晌，他還捨不得脫離那種感受，閉著眼盡情流連。當然，他曾是商場老手，不探出虛實，他是不會輕舉

妄動的。

　　衣紅腦中千迴百轉，想了不少策略，只待他一醒來，就要讓他入彀。

　　等了半天，她發現周議士眼角抖動，這才知道他早已醒了。機不可失，衣紅立刻用指語對衣娃說：「告訴那位傻兄，叫他陪我

演戲，不許穿幫。」

　　文祥搞不清她又要鬧什麼鬼，也用指語說：「放心演吧，我來頒獎。」

　　只見衣紅望了周議士一眼，滿面愁容，壓低了嗓音，悄悄對文祥說：「文哥，待會千萬小心，不要把席克人大法王的事說出

來。周伯伯是好人，我們不能害了他。」

　　文祥不會演戲，但是他以往做過多媒體，對這行也不陌生。便也悄悄地說：「放心，由妳一個人說，我不開口便是。」

　　「還有一點要小心，我們是負責暗中保護伯伯的，絕對不能讓他知道。」

　　「放心，妳放心。」

　　「待會我跟伯伯談話時，你找個機會，說要去盥洗室，以便向當局報告。」

　　「好，放心。」

　　「放心！放心！我才不放心哩！不然上次怎麼會失手？」

　　「上次？哪一次？」文祥搞糊塗了。

　　「傻蛋！還有哪一次？」

　　「嗄！那一次！」

　　「是呀！不然我們也不必老遠進京來。」

　　「是，我會小心！」

　　「別自責了，又不是你的錯！」

　　「那是誰的錯？」

　　「當然是當局呀！」

　　「為什麼？」

　　「其實也不能怪當局，是議會的決策錯誤。可是，這種事又怎麼能怪議會呢？」

　　「妳說的也是，誰也不能怪。」

　　「你又鄉愿了！」

　　「那妳要我怎麼說？」文祥這才發覺配角很難當。

　　「是那些專家失職呀！議士們要懂這麼多專業知識，要專家做什麼？」

　　「妳說的都對，妳有理。」

　　「不能再說了，看樣子伯伯快醒了，千萬記住，不要穿幫！」

　　這種貓捉老鼠的遊戲，衣紅最是拿手。周議士雖然醒了，如果仍沈醉於剛才的情境，就會與未醒神似。人的眼睛其實很難說

謊，酣眠狀態下眼珠是不動的，呼吸也是平順的。如果在做夢，眼珠就會急劇轉動，呼吸也隨著起伏。

　　衣紅剛才看到周議士眼角抖動，呼吸則很平順。這表示周議士在自我控制的狀態下，很顯然他故意裝睡，想要打探一下兩人的

底牌。

　　衣紅把爪牙都裝好了，先培養一下情緒，戴上一副同情、溫婉的面具。那是貓族慣有的習性，伸伸懶腰，找個地方蹭蹭身體，

好讓對手放鬆神經。

　　周議士滿以為刺探了不少軍情，老鼠當然有老鼠的打算，誰知道哪隻是貓呢？說不定還是隻老虎哩！他被稱為周不倒，也是個

狩獵能手，不過，他倒從來沒有獵殺過小於狐狸的動物。更何況各種機緣湊巧，打心底說來，他已經喜歡上這隻獵物了，是他的同

類，夠勁兒；又是異性，天生自有一股吸引力；再加上靈石空青的影響，他徹底繳械了。此時此地，他只想捉來玩玩。

　　周議士伸了伸懶腰，身體在沙發上蹭了兩蹭，既不像貓又不似虎。衣紅先發制人：「伯伯！這是什麼飲料？簡直讓我做了神仙

了！」

　　「呵！呵！呵！老實說，我也是第一次有這種感覺，虛擬的感覺實在不能相比。」周議士笑得很慈祥，眼睛都瞇成了一條縫。

　　衣紅判斷他這幾句話還算老實，便說：「怎麼會呢？」

　　周議士眼睛更細了：「當然是托妳的福囉！據說這種事是要機緣湊合的。」

　　嗯！第二次瞇眼加了點力道，誠實背後有詭詐！衣紅低下頭，嬌羞地說：「伯伯說笑話了，我才是托伯伯的福哩！」

　　周議士把三個杯子和小壺放回盤中，拿起托盤，對文祥、衣紅說：「兩位請先坐一下，我把這些器皿收拾好就來。」

　　「為什麼不用機器人呢？」文祥問。

　　「這些器皿非常珍貴，給他們拿我不放心。」

　　這次倒是很快，不到一分鐘周議士就出來了，他邊走邊說：「唉！衣紅！瓊英如果有妳的百分之一就好了。她倔強得像隻駱

駝，我們父女從來就沒有好好的談上三句話！妳想想，我把以往企業的資產換算給當局，相當於十億貝幣！我又只有這麼一個寶貝

女兒，父女不和，叫我怎麼辦？」

　　「伯伯，您的心太好了！瓊英姐有她的路，由她去吧！十億貝幣當然不少，可是如果您活上十億年，那也不算多了！」

　　「紅兒！」周議士簡直是傾吐心聲了：「我哪能活十億年？如果家庭不幸福，生活沒有樂趣，度日如年，什麼都是假的！」



　　「伯伯不能這樣說！您是重要人物，是人類的希望！人生哪能兩全？您把精力全放在人類的福祉上，當然會失去天倫之樂。恕

我冒昧，這錯在瓊英姐，她應該體諒您的。」

　　「唉！妳為什麼不是我的女兒呢？」

　　這是爪子還是魚鉤？衣紅不能應戰，馬上變計，她只要心一擰，眼圈立刻就紅了：「唉！伯伯，別談這些，哪家沒有些難以啟

口的事呢？」

　　衣紅回過頭去擦眼淚，同時對文祥眨眨眼，示意他趕快去盥洗室。文祥已經被她的演技迷惑了，他實在無法想像，一個人瞬息

萬變，怎麼會有好幾張面孔？眼前這位衣紅，難道就是他迷戀的那一位？

　　周議士親切地說：「能告訴伯伯嗎？」一個入彀了，另一個卻擋在路中。

　　衣紅輕輕地說：「伯伯是長輩，當然可以。」

　　文祥覺得奇怪，衣紅會有什麼事要告訴周議士的。如果有，他當然要知道，萬一是技倆，他也要好好學習一番。

　　周議士說：「有伯伯在，天下沒有解決不了的事！」

　　衣紅見文祥一動也不動，時機稍縱即逝，急得只好用指語說：「叫他快滾！」

　　文祥如夢方醒，心裡有點懊惱，這麼精采的話題，他怎麼捨得離開？只是兩人有言在先，他只好對周議士說：「我能不能借用

一下盥洗室？」

　　周不倒舉手朝畫像右側一指，那邊一道小門便開了。他揮揮手，示意文祥自便，身體則往衣紅方向挪了一下。

　　「唉！在我參加……」衣紅突然警覺到什麼似的，直到文祥關了門，她才接著說：「總之，我有個男朋友，我決定嫁給他。媽
媽說，這年頭不時興結婚，要我在家裡永遠陪著她！」淚珠在眼眶裡打滾，她強忍著，硬給擠了回去。振作了一下，求助道：「伯

伯！您說我該怎辦？」

　　「這怎麼可以？」周議士義憤填膺：「不要理她！我們議會曾經立法，保障人的自由意志行為！」

　　「可是，她是我媽媽呀！」

　　「媽媽也不行！她如果敢妨礙妳，讓我替妳主持公道！」

　　「真的？謝謝伯伯了。」衣紅向周議士低頭作禮。

　　周議士窩心不已，直說：「這算不了什麼！這只是我的職責。」

　　「我曾經跟瓊英姐提過這事，不知怎麼搞的，我一提，她就哭成淚人兒。」貓兒施威了，一爪抓中要害。

　　「是嗎？」周議士有點慌亂，話題已經超出他的腳本了。

　　「她跟我說，她愛上了一位一窮二白的王博士，她怕您會反對！」

　　「反對？怎麼可能？」

　　「是呀！我就說，像伯伯這樣維護人類自由的人士，一定是觀念正確，立場公正。所以我一直勸她，總算她同意了，說會找個

機會，當面和您好好溝通一下。」

　　「真的？」獵物已經在手掌中了。

　　「只是，另外有個中東人也在追她！但是瓊英姐並不喜歡他。」

　　「啊？是嗎？」

　　「昨天下午，我們正在王博士的工作室，那個中東人來談判，瓊英姐責備他幾句，那人就把瓊英姐綁架走了。我們追過去救

援，結果沒有找到姐姐。我一急，不小心用中子槍打中了氫氣槽，結果把那個中東人的實驗室給炸毀了。」

　　「妳說什麼？」老鼠被踩到尾巴了。

　　「我的意思是，瓊英姐在那個中東人的武力威脅下，希望您授權我們去救她！」

　　「這個我不擔心！妳說妳……把那個實驗室給炸毀了？」
　　「是的。」

　　「天哪！我三百萬貝幣原來是斷送在妳的手裡！」

　　「不可能，那是大法王的實驗室！」

　　「妳好大的膽子！炸毀了我的實驗室！那是我投資的心血！」周議士怒不可遏，站起身來，一步一步向衣紅逼近。

　　衣紅萬萬沒有料到，她的老鼠竟然是條毒蛇！再狡獪的貓，一碰到蛇也得退避三舍。她連忙跳到沙發後面，眼看周議士齜牙裂

嘴，滿眼紅絲，步步逼進，一副必得之而後快的兇像！她又逃到展覽品旁邊，三百萬貝幣顯然不是小數目，周議士顧不得那些珍

藏，把櫥櫃一個一個推倒在地，怒吼道：「賤人！妳給我賠來！」

　　衣紅知道這不是講理的時候，急得大叫：「衣娃！救命！」

　　衣娃說：「妳快逃！我無權制止議會的議士！」

　　那些櫥櫃剛剛才被推倒，像裝有彈簧似的，馬上又立了起來。兩人之間好像有個橡皮墊子，周不倒怎麼都衝不過去。

　　周議士挽起袖子，指著衣紅道：「賤丫頭，今天要是被你逃出去，我就不算人！」

　　「文祥！快來！」衣紅只好叫那個獃子。

　　「周議士！我們是特遣隊隊員，方才你的行為與說詞都已經被錄下來了！你這是觸犯了二○二四宣言中一二五條，公職人員不
得從事任何工商業務，以及憑藉職權，踐踏人權等多項罪行！」文祥早就從盥洗室出來了，他一直站在耀目的獎盃旁邊。

　　「哈！哈！哈！特遣隊！居然算計到我頭上來了！你們知道我是誰嗎？」

　　「你是人類議會的議士！你更不能知法犯法！」文祥說。

　　「哈哈！好笑！議士又算什麼？有好幾百個！我是你們的頂頭上司！」

　　「我們執行任務，不管來頭！」

　　「哼！執行任務！憑什麼？你不怕死？」

　　「我有事實為證！」

　　「事實？哼！一切要講證據，你的證據呢？」

　　「已經錄下來了！可以呈堂作證！」

　　「哈哈！哈哈！」周議士笑得前仆後仰：「你用什麼錄的？我早就知道你們的身份了！剛才進去時，我已經把電腦的記錄和傳

輸功能都關閉了！」

　　「你關不了的！」

　　「對你們是如此！但是我有特權！我可以！」

　　文祥對著右腕上的佛珠說：「請播放剛才周議士談話的影音。」

　　說罷，一道圓光在空中升起，一點不錯，正是剛才的全部實況！

　　這下猛蛇變毛蟲了，周議士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。等他確定無誤，不由得跳腳大罵道：「一定是電腦當局騙了我！嘿！沒關

係，議會同仁只要知道電腦當局膽敢使陰謀搞欺騙，就會將全世界的電腦通通關閉！你們要知道，我犯了什麼天大的罪都不怕！大

家怕的就是電腦控制人類！」



　　「你又錯了，電腦是被你關了，我用的是圓光，是佛法！周議士你可以反對電腦，但是你休想反對佛法！」說著，文祥將右手

一抬，一道祥光在空中緩緩浮起，外面有金、紅、綠三色光圈，正中趺坐著如來佛莊嚴法相。室內頓時檀香陣陣，梵唱隱隱。

　　衣紅一見，立刻跪下叩首。

　　周議士雖然不是佛教徒，但他見多識廣，知道這不是普通的電腦幻象。的確，新世紀以來，由於理性日益昌明，人類對宗教的

信仰也由「認識」重新開始。在地球上自認是佛教徒或傾向於佛教「唯識宗」信仰的人，大約有五十億以上。

　　衣紅叩完頭起身，看看周不倒臉色如土，是捕捉老鼠的不二良機了，便對文祥說：「文哥，你不要模糊主題，我們的任務是來

保護伯伯，就算他支助大法王吧，我猜那也只是為了瓊英姐。現在，大法王下了暗殺令……」
　　「他下暗殺令？為什麼？」周議士緊張了。

　　「因為我在炸實驗室時，不小心說是伯伯您下的命令。」

　　「天哪！妳怎麼可以這樣說？不是害死我了嗎？」

　　「伯伯！我說過我錯了嘛，可是怎麼辦呢？這樣吧！實驗室毀了也不是壞事，三百萬貝幣對您算不了什麼！這些證據我們馬上

清洗掉，怎麼樣？」

　　「真的？不留底？」

　　「當然，我騙您做什麼？」

　　「妳為什麼這樣好？」周議士馬上又警戒起來。

　　「唉！誰叫你是我的伯伯呢？既然已經叫你伯伯了，我能反悔嗎？」

　　「妳一定還有條件！」

　　「嗄！是的，伯伯！您一定要答應！」

　　周議士臉色蒼白，無奈地點點頭，說：「既然到了這個地步，妳說吧！」

　　「伯伯，我希望您下令，讓我們把瓊英姐救回來，將大法王繩之以法。」
　　「這叫條件？」

　　「是呀，這就是我們來的目的呀！」

　　「老天，妳為什麼不早說？」周議士吁了一口氣。

　　「其實也沒有那麼嚴重，大法王很喜歡瓊英姐的。」

　　「既然如此，我當然贊成，只是為什麼要我下令呢？」

　　「因為電腦又笨又頑固，當局說，大法王在城區之外，他們不管。」

　　「是的，這有明文規定。」

　　「那要我們怎樣保護伯伯呢？明明知道大法王在那裡，我們卻不能動手。」

　　「那妳怎麼炸實驗室的？」

　　「伯伯，我說過我錯了嘛，因為電腦不支援，靠這個傻小子那點佛法，只能唬唬外行。否則我們早把瓊英姐救出來了，還炸實

驗室幹嘛？」

　　「好！我負責跟議會溝通，授權你們逮捕法王，但是你們不能失敗啊！」

　　「伯伯！光授權我們有什麼用？還要電腦支援才行！」
　　「電腦支援？那是大事一件！議會同仁最怕電腦擴權！」

　　「伯伯！這怎麼能算擴權？這是替您除害呀！大法王下了暗殺令喲！」

　　「可是，早上瓊英在影音中告訴我，說被當局迫害！要我停止電腦的權力！」

　　「伯伯！她還能怎麼說呢？我炸了實驗室，法王能不恨嗎？法王擄走了瓊英姐，以瓊英姐的個性，她會服氣嗎？她難得跟您聯

絡，一開口就要您停止電腦的權力！難道這裡面沒有玄機嗎？唯一的解釋是，法王聽說您下令殺他，心裡怕了，他希望電腦停擺，

這樣就沒有人能保護您了，所以逼著瓊英姐這麼說。」

　　「妳的話不能說沒有道理，但是我怎麼知道真相呢？」

　　「伯伯！唯一的真相是，誰要害您？誰要救您？如果我要害您，還會把證據毀掉嗎？再說，您真能停止電腦的權力嗎？議會想

通過，人民也不依吧？如果有人問起來為什麼讓電腦停權，是不是要調查一番？伯伯投資的事一曝光，那是誰害您呢？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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